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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连接一切的互联网时代，作为对外社交载体的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却逐渐式微。本文以伴随互联网

成长的Z世代群体为主体，探讨在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社会情境重叠并置的环境下，由强关系为主导的

微信朋友圈社会情境崩溃–分离，转移至以弱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情境创造，而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强弱

关系摇摆进行再连接，形成连接–反连接–再连接的社交机制。以期在强弱关系的偏颇摇摆之中寻求动

态平衡，从而形成高质量有深度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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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that connects everything, WeChat Moments, as an external social carrier, is grad-
ually fad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Z-generation group that accompanies the growth of the Internet 
as the main body and discusses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WeChat Moments, which is dominated by 
strong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net era, in the environment of overlapping online and offline social 
situations. Collapse-separation, transfer to the creation of social situations dominated by weak re-
lationship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alistic factors, strong and weak relationships swing to re-
connect, forming a social mechanism of connection-anti-connection-reconnection. The aim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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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dynamic balance in the biased sw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 and weakness, so as 
to form a high-quality and deep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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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移动互联网深刻重塑社会交往形态的当下，微信作为移动社交应用，已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以及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中，朋友圈不仅是承载微信社交属性的媒介技术载体，更是搭建起了涵括线

下生活的线上虚拟社区，深度满足互联网时代个体自我形象的塑造维护以及群体关系维系需求。美国社

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指出强关系通常存在于频繁接触的亲属和朋友之间以及职业上同质性较强的人际关系；

弱关系则指那些交流频率低、认识时间短、情绪强度和人际信任感都比较低的关系。在生活中，我们往

往倾向于从弱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在强关系圈层中开展深度的交流协作。Z 世代群体伴随着互联网发

展而逐步成长，作为“网生一代”，其与数字时代的发展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判断

受数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社交创新方面形成了 Z 世代群体特有的模式。 

2. 连接：强关系之下的社交情境创造 

2012 年微信 4.0 版本发布朋友圈功能，支持用户发布文字、图片、短视频，也可凭借分享功能转发

音乐、文章等内容，用户好友也可以通过点赞、评论的方式达成互馈，通过强弱连接同时发力形成线上

自我展演，构建线上社会情境。为用户构建起多维度的信息交流与社交展示平台。 
(一) 社交传播的自我分享 
用户借助图片、视频在朋友圈实现生活场景的多向传播，突破传统一对一单向社交模式，构建起一

对多的新型社交范式。自我分享弱化了社会角色、表情、外在形象等因素，鼓励用户进行自由便捷地自

我表达，降低时空所带来的社交成本，满足了用户的社交需求，实现了现实与网络人际关系的无缝衔接，

缝合了线下线上社交，形成同向化，打破时空限制。 
(二) 社交角色的自我表露 
Jourard 在《透明的自我》中将自我表露定义为告诉他人关于自己的信息，真诚地与他人分享私人的、

秘密的想法和感受的过程。朋友圈作为“熟人局”，是自我表露的载体，通过文字、图片以及音频披露个

人情感体验与生活实况并寻求社交圈层的共鸣。借助文字、图片等符号表露想法与行为获得圈层认同，

生成独具一格且被认可的自我形象。 
(三) 线上社交的自我激励 
人际交往持续性发展需要以一方自我表露为前提，双方情感互动为支撑从而形成互动循环，社交

反馈即为个体在其中得到的他人回应。相对于“Z 世代”朋友圈主动发布的状态，作为观众对好友状态

进行评论和点赞的线上积极反馈是一种被动的自我呈现，即对其他个体在朋友圈所呈现的内容给予积

极正向的反馈，包括点赞、评论以及转发等方式。线上反馈是一种支持性反馈，有利于人际交往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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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连接：强弱关系偏颇摇摆下的非一致性行为 

互联网致力于连接一切而造成过度连接，强关系为主导的线上连接对个体形成重负。朋友圈作为自

我展演的对外窗口，逐步成为显性的压力来源，Z 世代在强弱关系的偏颇摇摆下通过削弱自我呈现或选

择性社交等非一致性行为恢复个体必要的私人空间与个体自由，呈现反连接。 
(一) 微信朋友圈选择性社交：强连接之下社交情境分离 
朋友圈设置分组的功能，用户实现时间序列中的多重自我与角色之间的社会情境分离，规避多重角

色表演出戏致使人设崩塌。 
1) 实行观众隔离重新划分关系边界 
观众隔离即作为“表演者”的用户在制作与发布朋友圈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分组、设限及

屏蔽等方式对“观众”进行不同程度分隔与剥离的功能，该功能是用户使用朋友圈时重要的功能选择[1]。 
微信作为即时通信工具，其出现与发展在一定发展时期内满足了人们持续、稳定的交流需求。用户

作为节点，以自身为社交中心并根据自己的需求搭建社交圈子。即时通信交流微观上是点对点，宏观上

用户是庞大而复杂的交流网络中的节点，通过此网络与他人产生联系，推动了社会连接，为网络中的公

共信息传播、公共活动等提供了基础[2]。分组功能作为社交工具重新划分亲密关系，将用户的自我呈现

限制在存在共同社会情境的亲密群体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用户在时间序列中的多重自我与角色之间

的社会情境分离。 
2) 自我认可与情感支持下选择性披露真实自我 
自我表露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进行观众隔离之后，与亲密关系互动的情境之中的自我

披露，符合特定亲密关系的群体规范的自我，是个体部分真实的自我。个体在朋友圈实行观众隔离之后

与亲密关系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部分真实自我得以宣泄与披露的机会，也获得了特定亲密关系中的共

鸣与支持，缓释了现实角色扮演所带来的情感失调。而这种积极的情感反馈使个体进而获得新的自我认

同，基于观众隔离后的互动实践依然是自我探索的一部分[3]。 
(二) 微信朋友圈自我呈现逐渐式微：强连接之下社交情境崩溃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搭载社交媒体的应用，已然实现日常生活的普遍联结。朋友圈对现实生活中

多重交往情境的叠放并置，致使情境崩溃。 
1) 前后台错乱导致自我与角色冲突 
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后台的真实自我与伫立于前台的符合社会心理期待的自我需要协调一致，对外

呈现出稳定状态，因此戈夫曼认为我们的自我呈现本身时刻存在着管理失败的可能(1959)。朋友圈将现实

生活中由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形成的人际交往汇集到同一平台。从血缘到地缘再到业缘，社

会主流关系实质上处于不断升维的过程之中，即后一阶段主流的社会连接在前一阶段主流社会连接基础

上，逐层构架新的维度，使社会关系具有更多维度的功能样态和价值生成方式。但在朋友圈形成了扁平

化结构，多重交往情境的叠放并置，各种关系交叠重合，形成互联网“六度空间”。演员在朋友圈进行表

演时需全方位呈现多个自我，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达到前后内外的协调统一，但是自我与角色不可避免地

产生碰撞、冲突，自我管理失控，造成演员表演出戏[4]。 
2) 线上消极反馈分散传播持续性 
视觉文化下的朋友圈早已演变为“晒”的心理剧，朋友圈承载着被看见和印象管理的功能，是世界

被把握为图像的统一论证，是对象征符号的过度追求与向往。Z 世代默契追求着仪式感背后的满足，复

制粘贴却让受众早已失去积极反馈的耐心，从而产生消极反馈。库利认为，自我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想

象进行自我呈现，做出行为后相应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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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认识和把握自我。朋友圈同质化的内容消磨着反馈的积极性，同质化的社会行为增强圈层认同感，

却分散了反馈的可能性与持续性。 
3) 社交倦怠加速情境崩溃 
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曾提出，根据人类的大脑容量，人类社会群体的理想规模在 150

人左右。然而“150”对于“网生一代”的 Z 世代群体而言，已然是“圈子窄”、“不社交”的另类表现。

微信将线下的人际关系转移至线上，以强关系为主导连接不断推向深入，不断衍生出新的强关系，将人

们置于各种圈层、各种性质关系的网络中。伴随着人际关系的不断复杂化，作为一个圈式社交语境的朋

友圈虽有分组以区别不同关系好友，但是随着好友数量的不断攀升与圈层的交叉泛化，社交语境逐步消

减，边界出现模糊，用户自我意识开始混乱。微信扁平化的程序结构难以满足人际关系的差序结构需求。

强关系往往需要通过持续、高强度互动来维系，连接越多，也就意味着投入的管理与维护成本越大。而

人们的社会关系管理能力却是有限的，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人设”塌房、社交情境崩溃[5]。 

4. 再连接：实名制却匿名化社交情境再创造 

在强连接熟人社交压力下，Z 世代群体中逐渐兴起实名制却匿名化的社交新形态，其本质上是“弱

关系”的一种社交呈现。在这种新的社交情境中，进行交往的双方享受着信息无障碍服务，且关系密切

程度较浅，一定程度上缓解熟人社交的负担。 
(一) 趣缘关系下的自我探索 
趣缘关系可解释为因人们的兴趣、志趣相同而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在互联网时代多表现为网络趣缘关系，即构成趣缘连接的人、人际接触以及人际需

要等要素均由互联网所承载。哈贝马斯认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前提，

社交或许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全部，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阶段的个体都需要与他人和社会产生

交流，并与同等倾向的个体达成社会交往并获得认同。Z 世代群体成长于个体从团体“脱嵌”的时代大环

境中，个体意识较强，在社交中注重悦己，因此易于开拓新的交往空间。当朋友圈的交往群体不能满足

Z 世代个体个性化发展时，在趣缘的驱使下在线上开拓新的交往空间、发展新的人际关系。趣缘关系形

成的社会情境为 Z 世代群体提供情感支持，为个体自我多面性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 弱连接社交满意度补足隐私缺失 
隐私悖论是指网络用户虽然感知到隐私风险的存在，但却不会采取有效的隐私保护行动，用户对隐

私风险的感知和他们上传大量个人信息之间存在普遍矛盾的现象。区别于朋友圈，实名制的匿名化社交

软件规避了被熟人发现的可能，例如抖音平台通过设置“找到我的方式”、“不推荐给可能认识的人”满

足了关闭熟人社交，为匿名化社交打开大门，尽管存在着隐私泄露，但是相较于与现实生活重叠的朋友

圈的熟人，易于获得心理安全距离。事实上，网络用户对这些威胁并非一无所知，相反，他们非常关注

自己的隐私。但尽管如此，大多数用户并不抱怨或者改变自己的在线披露行为，因为社交网站上的自我

公开为用户带来了切实的利益，为个人带来了好处和自我满足感。个人的信息披露成本由社交满意来加

以补偿。 
(三) 媒介为 Z 世代个性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可供性存在于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环境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任何行动者在环境中的

行为都受到可供性的框限和塑造。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为强弱关系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撑[6]。Z 世代群体在

虚实交融社会情境中不断适应自身与环境，一方面互联网媒介的可供性支持趣缘关系跨越时空限制，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个体弱关系连接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为理想自我呈现和情感支持提供了渠道；另一方面，

互联网媒介的可供性以信息传播为主，价值产出较少，缓解熟人社交所带来的压迫与倦怠，以低成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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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快捷化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同传统社交相比，交往双方成本低，且双方不必通过交换隐私达成交

往前提，不需要达成深层次交流协作但又能够获得社交愉悦需求[7]。 

5. Z 世代朋友圈自我呈现行为的思考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在技术底层达到终端连接后，不断生成形色各类的强关系，造成了层层叠积

的社交压力，带来了 Z 世代群体非必要的连接负累，对用户的意义呈现减弱甚至走向了反面，又由于需

要获得现实资源而向强关系靠拢形成再连接。从朋友圈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强弱关系的一再交锋并不

是对等的，而是一种偏颇摇摆，其始终以强关系为社会交往主旋律，而弱关系形成的社交在其中形成调

节，作用在互联网社交中，从而形成了矛盾式的自我呈现。 
(一) 现实因素倾斜于强关系需求的强制性连接 
互联网初期的社交媒体匿名化的弱连接为主要诉诸，也正因为匿名化社交，突破了传统的熟人社交

范围，形成了没有负担的人际交往，从而吸引了用户的注意力、提升了使用率，为现如今连接一切的社

交媒体提供了雏形。匿名社区的发展使得用户对实名的需求逐步迫切，用户通过互动满足自身情感需求

的同时获取现实社会资源。基于现实生活与实际工作，大批量的网络应用向强关系倾斜，现代社会的个

人难以脱离整体环境独善其身，在强关系泛化的互联网时代，连接一切是必然趋势。 
(二) 弱关系需求下匿名社交回潮的反连接 
技术底层的终端连接使得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保持在线状态，这导致用户需要通过不断地回应信息、

更新状态、参与群聊的方式维持社交，持续的社交致使个体私人空间与时间被占据，催化了 Z 世代群体

的逃避行为产生。弱关系需求下实名制的匿名社交既满足人们的情绪释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现

实关系而产生的压力，规避了早期网络化社交的弊端。因此在强关系的压力之下，以弱关系为主导的实

名制匿名化社交形成回潮，与连接一切形成逆流，即反连接，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 Z 世代群体的社交需

求。 
(三) 强弱关系偏颇摇摆之下的再连接 
互联网为人际关系的强弱属性提供了新的摇摆空间，适度高频的互动有助于深化人际认知，推动弱

关系向强关系转化，过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用户社交回避，迫使其转向弱关系经营或采取选择性社交

策略，进而导致原有强关系弱化。用户对“实名”与“匿名”的选择，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积累与心理释放

需求的动态平衡过程，体现其在实名社区下构建社会资本、匿名社区中宣泄情绪与表达真实自我的双重

诉求，从而形成强弱关系偏颇摇摆之下的再连接，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 

6. 结论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交往的必须性，互联网平台为人际关系的强弱属性提供了新的摇摆空间，强弱关

系的摇摆推动人们进行“连接–反连接–再连接”的持续循环，寻求新的动态平衡，更加理性地使用技

术，找到平衡虚拟社交和现实生活的方法，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建立健康的社交观念和生

活方式，从而形成高质量有深度的再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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